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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做班长不是民选的，刚入

校，谁也不认识谁，反正黄老师点

名叫临时做，心里想着也就是给大

家跑跑腿，是件好事，就应承了。

没想到一做就没下去，愣干了三

年。我其实真不是一个班长的料，

既不会说话，也不会来事儿，老师

说啥就做啥。现在回想起来，真有

误人之嫌，惭愧。

不过我们班的同学都特好，还

特能干。有些创举在校园里是开了

先例的(未经历史考察)，比如汪克和

秦勇发起的武术协会，还有我们搞

的紫荆花校庆纪念章。另一个印象

特深也特好玩的就是重摆教室里的

桌椅和宿舍里的床铺。同学们靠着

田学哲先生刚教的一点空间设计的

原理，就兴奋地在身边实用起来，

创造自己的小天地。现存的桌椅不

够用，还想出鬼招把废弃的日光灯

管儿串起来在门口挂出了一幅半透

明的屏风，引来高低班同学的参

观。宿舍里的上下床很快也都挪位

了。再加上建筑系学生特有的武器

画图板，和有些同学长年不摘的蚊

帐，宿舍里更是有许多眼花缭乱的

小空间了。这阵风刮起来以后，建

筑系学生的教室和宿舍好象再没点

老班长留言

□ 屠晓方(82级建筑系) 

变化就不够格了。

在入学头几年，

建筑系有一个现象对

不少同学都挺有影

响，那就是加班熬

夜。这风气应该不是

从我们这一届开始

的，但我在班上带了

一个影响很不好的

头，大概害了有些同

团思想工作

对大学生的

直接影响力

的情况下，

各种社会团

体和学生自

发组织，将

来可能会类

似美国各所

高校里的许

学也跟着攀比。后来就变成好象做

设计本来就该熬通宵，经常弄得人

筋疲力尽，没达到学习上最好的效

果。但有些同学很少受影响，最知

名的就是潘宇，到点准睡，无论宿

舍里有多吵，他的觉雷打不动，功

课照样做完。这种作息才是效仿的

榜样。

说起每个同学的特色，刚开始

做班干部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帮班

主任和辅导员给同学写鉴定。这东

西那时候还进个人档案，那可了不

得,毕业分配、入团入党可都有它的

份儿。所以我们班委得绞尽脑汁找

好话说或者用不疼不痒的词儿，还

得尽量互相不一样。其实大学生涯

是很需要引导和批评的人生阶段，

在中国大学正在慢慢失去官方的党

多兄弟会，就会很快衍生出来填补

这个空缺。所以学校和老师应该细

心地观察、引导和鼓励这些组织的

发展，以保障学生有咨询人生道路

的去处。

在我们那个年代，虽然党团

工作很深入，但同学之间那种兄弟

姐妹互助互励的交流对后来的人生

道路影响更大。虽然当时没有意识

到，但我后来一直特别庆幸能在建

22做过几年的班长。因为这个职务

和工作上的需要，我有和班上所有

同学谈心的机会。这种非调侃形式

的谈心那时候常常不是什么轻松愉

快的事情，而且往往很机械，为了

完成任务。但这种交往给了我和很

多同学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探讨人

生的机会。我们班的同学都特有想

法，虽然作为班长当时总是以“我

比别人知道的多”的姿态出现（好

不招人讨厌），几十年后才体会到

当时和其他同学的一些争论对我自

己后来的一生能有那么深远的影

响。时间过去的越多，我越感激我

们班同学给我的这个机会。也真心

希望我给一些同学当时的大学生

涯和后来的成长起到一点好的影

响——时间是所有事物的仲裁。

祝愿所有同学人生常乐。

老校景——大礼堂


